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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
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

抗日英烈单学优
◎张茂华

算来，父亲去世已经有五年了。
父亲属牛，我也属牛。母亲总说，两

头闷牛在一起，就知道抵角，话说不到一
起去。

父亲是个“闷葫芦”。当了一辈子的
工人，平日少言寡语，即使到人家喝喜酒，
也是半天没有一句话；我也不怎么爱说
话，邻居说，小时候家里来人，我就会躲
到房里，不出来。和父亲也没什么交流，
但凡我犯了错，他就铁青着脸，停止手上
的动作瞪着我，不说一句话，仿佛空气也
凝固了，我准会吓得避开他的眼光，低头
做别的事；等我稍大了点，有了反抗意
识，总有一种和父亲干一架，拼个鱼死网
破的冲动。

我眼中的父亲是惧内的。如果我和
母亲吵架，即使我有点理，他也从来不帮
着我，不是冲我瞪眼，就是抡起那蒲扇般
的手掌，扇我一巴掌；如果母亲和父亲吵
架，他宁可搬张凳子坐在一边生闷气，就
算气得脸红脖子粗，也绝不对母亲动手。
有时我看不过，责怪母亲几句，他一瞪眼：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掺和，一边去！”
父亲从没当面夸奖过我。几年后，我

考取了如皋师范，小学都没毕业的父亲背
地里总说，这下好了，我家总算出了个文
化人，以后过年写个对子啥的，不求人了。

父亲身体很好。即使感冒平时也很
少有，可能是因为经常做体力活，练成一
身的牛腱子肉。夏天，夕阳如火，凉风习
习，他喜欢在门前冲凉，每当此时，路过的
邻居总是说：“这身板，十棒子也打不死！”

我家条件不算差，但父亲除了上班外，
还捕黄鳝、雕喜联，甚至退休后还帮人家看
大门，替树贩子挖树，我们劝他不要这么辛
苦，他眼睛一瞪，闷声闷气地来一句：“身体
这么好，难道在家坐吃睡躺等死？”

七年前，看似身体很好的父亲病倒
了，而且病得很重。在医院的病床上，父
亲皮包骨头，说话有气无力，原本令我生
畏的眼神也暗淡了。

住院期间，父亲和我聊了很多：爷爷
以前是怎么腰挎驳壳枪，潇洒地驰骋沙场
的；妈妈当初是怎么能歌善舞，勤俭持家
的；我小时候是怎么聪明好学，讨人喜爱
的……父亲眼里不时闪着光，此时此刻，
他仿佛忘记了病痛。我发现他原来是那
样的健谈，这还是以前那个“闷葫芦”父亲
吗？还是他本来就很健谈，只是我根本就
无心发现？

出院在家期间，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
住低低地哼着。几天后，父亲要求我把他
的床搬到另一个房间，说母亲睡觉轻，他
哼哼会影响到母亲，会把她的脑神经衰弱
老毛病搞发作了。

再次住院，父亲已经虚弱得连抬起手
的力气都没有了。输液时，为了防止他把
针折断，母亲便把他的手用红布条松松地
系在病床栏杆上。冰冷的病床栏杆、惨白
而瘦骨嶙峋的手、刺眼的红布条，仿佛有
一把尖锐的刀，在我的内心划刻……

单学优，1921年出生在江苏
省南通市兴仁镇。1938年春，日
本侵略军侵占了南通城，在平潮、
兴仁、石港、金沙等地扶植了敌伪
政权，到处构筑碉堡、工事，重点设
防。1940年秋天，新四军在取得
黄桥战役的胜利后，向南通、如东、
海门、启东挺进，先后在苏中四分
区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当
时的兴仁镇因为地处南通与通东、
通北的咽喉位置，成为敌我“拉锯”
之地，斗争尖锐复杂，革命异常艰
苦。兴仁地区伪区长李祖恩同伪
团长赵伦仪狼狈为奸，无恶不作，
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眼看着
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队伍的种种
暴行，20岁的单学优毅然和学友
顾汉文一起报名了位于苏中九分
区掘港西方寺的抗日军政学校学
习。1941年毕业后，单学优担任南
通县警卫团二营见习排长，因为在
革命斗争中表现积极勇敢，1942年
光荣入党。1943年冬天，年仅22
岁的单学优英勇牺牲。

抓“舌头”

1941年冬天，为了摸清日伪
军的有关军事情报，新四军决定抓

“舌头”，就是活捉敌人来审问。刚
从抗日军政学校毕业的见习排长
单学优就把自己化装成“小木匠”，
另一个年龄大的战士化装成“老木
匠”，这一老一小“师徒”二人身背
斧、凿、锯、刨，利用黎明前的黑暗，
一前一后来到掘港镇街头。

在街头河岸边，两个鬼子正
在缩着身子哈气取暖，抬头发现
了这两个木匠，急忙“咔嚓”一声
拉起了枪栓。“老木匠”紧上一步，
对着其中一个鬼子点头哈腰，说
时迟那时快，只见“小木匠”一个
箭步冲到背后，抡起板斧，“咔嚓”
一声，鬼子的头颅分成了两半！
另一个鬼子发现情况不妙，急忙
端起三八大盖，早有准备的“老木
匠”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跳到
鬼子身后，用一只大麻袋，张开袋
口，从头向下把鬼子死死套住，用
麻绳捆得结结实实，急得鬼子在
麻袋里哇哇乱叫。两个“木匠”缴
了两支三八大盖，像搬死猪一般，
合力把鬼子俘虏扔到河边事先准
备好的船上。一根绳子正系在船
头和河对岸的树上。他们两手交
替忙不迭地把船拉到对岸，扛起
麻袋上了岸。这时敌人闻风追
来，单学优他们早已不知去向。

夺步枪

当年新四军抗日斗争异常艰

苦，尤其是缺少武器弹药。为了
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部队除了在
大小战斗中收缴敌人的武器弹药
以外，平时还千方百计伺机抢夺
零散敌人的武器弹药。1942年，
日伪在兴仁的驻军指挥部设在兴
仁镇东南獭水桥头的王小和尚大
院，有伪军日夜轮流值班担任警
卫，每班两人。单学优他们暗中
经过反复侦察，发现每到半夜三
更后，站岗卫兵老是打瞌睡，有时
干脆抱着长枪倚在工事木栏上睡
觉。于是在这一年7月 12日下
午，单学优带着几个战士化装成
农民混进镇里，在街道群众家隐
蔽起来。

到了当夜三更过后，单学优
他们从獭水桥下潜过一段路，轻
手轻脚上了岸，神不知鬼不觉地
摸到正在抱枪瞌睡的两个伪兵身
后，用杀猪刀横在他们的脖子上，
低声严厉地说：“我是二胖子单学
优！不许出声！出声就杀死你！”
听到“二胖子单学优”这个名字，
两个伪兵吓得浑身像筛糠似的，
结结巴巴：“四爷（他们背地里对
新四军的称呼）饶命！”单学优低
声说：“我们知道你们是被逼的，
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今
天饶了你们一条命，把你们捆起
来，让你们好向上司交代。枪弹
我们拿走！”两个伪兵连忙缴了
枪，又卸下子弹袋交给单学优，主
动让单学优他们用麻绳背对背连
捆在一起，战士们又在伪兵口中
塞满棉花，然后带着枪支弹药从
容地撤出兴仁镇。

拔“钉子”

1942年，在阚安与西亭之间
有个庄子，地名何家桥，又名何家
油榨，是汉奸于培根的“五乡联防
队”的驻扎地。这些伪军平时无恶
不作，尤其是经常对河道航行的货
船大肆敲诈勒索，搞得地方百姓苦
不堪言。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派代表要求新四军警卫团拔掉于
培根的联防队这颗“钉子”。

为了打击日伪势力的嚣张气
焰，警卫团制定了“拔钉子”的作
战方案。农历八月中旬的一天夜
里，单学优和几个战士化装成商
人模样，用竹篙撑着满载棉花的
木船，从阚安向东航行，经过何家
桥河段时，故意弄出响声来。果
然，站岗的两个伪兵提着枪奔到
河边，大声吆喝起来：“停船！停
船！要检查！”单学优连忙让船靠
了岸，连连打招呼：“老总，就是些
棉花，没有违禁物品！”这时两个

伪兵跳上了船，恶狠狠地说：“到
底装了什么？你们懂规矩吗？”原
来这个所谓的“规矩”，就是给他
们“买路钱”。说时迟那时快，两
个伪兵脚跟还没站稳，四个新四
军战士分别紧紧抱住两个伪兵，
其他战士用麻绳把伪兵捆得结结
实实，用棉花把他们的嘴巴塞得
严严实实，然后这两个伪兵被推
到河心，这叫“扎粽子”。接着，早
就埋伏在伪军据点周围的新四军
部队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涌进据点。这时二十多个伪
兵在睡梦中惊醒，在新四军一片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
中，多数举手投降。少数伪兵企
图顽抗，被当场击毙。

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缴获了
二十余支长短枪和几百发子弹，捣
毁了联防队的窝，打击了日伪的嚣
张气焰，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

遭不测

1942年初冬，单学优被提拔
为营教导员。当时日伪进犯我抗
日民主政府所在地北兴桥以及北
兴桥附近的二爻、童家店、穆家园
一带。其间，我军取得了谢家渡
战斗的胜利。当时敌人不甘心他
们的失败，继续下乡骚扰。

在这种形势下，警卫团营教
导员单学优和民运科长顾纪以及
顾明武秘密在穆家园一个群众家
里开会。就在这个时段，五个日
伪特务化装成农民混进了村子。
其中一个特务正在向群众问路
时，无意中瞥见了单学优。这个
特务急忙大声招呼其他特务：“二
胖子在这里！快抓活的！快！”

在这种意外的危险时刻，单
学优极其冷静，连忙叫两位同志
隐蔽，自己从腰间掏出一颗手榴
弹，拉开了引线，用力扔向刚刚冲
进大门的五个特务。手榴弹狠狠
砸在大门框上，在反弹时的低空中
轰然炸开，当场炸死两个特务，其
余特务见势不妙，回头夺门而逃。
新四军其他两位同志转危为安，单
学优因为不幸被一颗弹片砸入右
膝盖，受了重伤，伤口后来又因条
件艰苦，药品奇缺，出现严重感染，
引发了败血症，不幸于1943年1
月30日不治身亡，年仅22岁。


